
【问题探讨】

中国根本没有女权主义者，
你们那都是见到鬼了
（一院何欢推荐，2015年3月1日）

推荐理由：2014年底，网络上大规模流传着艾玛·沃特森在联合国进行的“he for she”演讲视频。当我第一次看到“赫敏”站在圆弧中央的演讲台上，听到她略显紧张而发颤的声音时，不害羞地说，我激动地全身颤抖，泪流满面。女权主义所期望的平等仅仅是男女平等，社会平等，与肤浅的“lady first”完全不同，为什么会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尤其在我国，女权主义者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这篇文章，除了几处语法错误，我一句话都没有删改。只愿读到它的你愿意去理解，愿意去接受，愿意让这个世界有机会变得更美好。

下午在南开下班回家才发现这篇文销量这么好。本来不过是“有感而发”随口吐槽的日记而已，瞄了眼回复，觉得有必要写个前言。

1.本文的产生背景是看到某位同学声称“一个小品招来这么些神经过敏的女权主义者”。标题和结尾的“见到鬼了”是针对这种“中国女权主义者太多而且有部分已经达到神经级别”的吐槽。并非针对（自认为是）女权主义者的任何个体或群体——我不是学社会学的，而且去国经年，也不喜欢恶意揣测别人的动机与心理，从知识结构、生活经验和处事个性来说，都不至于随便将人呼作“鬼”。

2.至于中国的女权运动发展，本人执如此观点——不用被迫裹小脚，有工作的权力，有受教育的权力，这些都叫做“基本人权”。什么是“女权”——到底什么是“女”，什么是在“女”这个字限定下被剥夺的“权”，有什么“主义”作为方针要领去主导争取这一权力的行动与组织（瑞典采取了《第二性》的观点，所以行为方向就是“去性别化”），在中国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体系，甚至乎去做此讨论的舆论与社会氛围。故，此前所争取的都还是“人权”。

3.在吾辈这一代，如何利用新媒体网络时代，去做上述的讨论，至少去构建一个能够做此讨论的社会环境，个人以为并不是用“你不知道某某某就胡说八道”这种句型能达成的。我念过中学，知道秋瑾是谁。还去她的纪念馆参观过。然，科普仍然是当感谢的。

4.能引到如此热度的讨论，大超出本人预料。楼主我光是看页码已经爬楼无能，更别说管理了。只能请参与讨论的各位尽量保持冷静与文明。

5.本人的签名档是真·个性写照。还是那句话，关注请务必谨慎。
欧洲有个奇葩的国家叫瑞典，目前举国上下正同心协力想要找到一个替代“他”和“她”的中性第三人称代词。并且要立法——以后不能以任何具有性别色彩的词指代人类。
这个国家里的老师不能用“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来区别对待甚至称呼自己的学生们，否则就是性别歧视。这个国家的媒体不能放送“女生就该穿裙子男生该穿裤子”之类的“社会礼仪”，否则就是性别歧视。这个国家的家长不能对自己家的孩子使用“你是女孩子，女孩子就要爱干净，男孩子才玩泥巴”的训导，否则就是性别歧视。

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国家官方语言中的所有职业称谓都将“去性别化”。

要中国某些人看到的话，肯定觉得这一整国的人都疯了。我曾经一度也觉得他们是有些矫枉过正，入魔了。毕竟生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总是不可能通过“不看、不说、不论”以社会指导政治正确来消除。

直到某日午餐时间，同事谈及法国地区选举，其中一位男同事声称：“法国女性的地位很高了。女性从政和当选都已经很正常了。为什么还要强行规定政府当中必须有百分之几的女性？这条法应该可以废了。”
我们组头，是位经历并参与过浪潮的——女性。她答道，男尊女卑的父权社会在人类文明之初就存在了，比奴隶制都要早都要久。奴隶制已经被广泛废除的当下，美国仍然不断有人因为“种族歧视”走上街头。而今天，不让女性受教育、外出工作、甚至单身外出，这种严重的性别压迫仍然存在于世界的——多数——国家中。发达国家的女性们，获得选举权也不过是这几十年间的事，放在历史的洪流中，放在世界的大局中，都不过是一点星星的火罢了。千万年的时间，不仅在生活中、经济上，更重要的是在思维上影响着人们。要改掉一个人的坏习惯需要至少四周的时间，假如中间稍微懈怠就会复发，而且再要改正就更难了——这是人固有的惰性。

所以要纠正一个社会的惯性思维，那至少需要四代人，同心同德，毫不懈怠的努力。

换则言之，如果从《第二性》的问世算起，法国人能够保持像现在这样，每年选举每次年报都把“同工同酬”、“同等教育”的问题端出来审视，女权组织能保持神经紧张和活动力量勒令所有言辞中稍有“歧视”之意的公众人物道歉、政治人物下台，那么在两百年后，也许能进入到一个女生在逻辑考中拿到第一根本没人觉得稀奇，一个家庭女主外男主内也非常平常，男生可以大方地说自己喜欢芭蕾爱穿裙子不会被贴上任何标签，这样一个真正消弭“社会性别偏见”，从而不但是解放女性，同样也释放了男性的，公平的社会。一个瑞典渴求在30年内建成的社会。

直到这天来临之前，“性别歧视”就是一个始终、普遍存在，随时、随机可能复发，因此需要人人、处处警觉的问题。否则，四代人不够。四十代人都未必够。

如果吾辈足够努力，足够坚强，足够果敢，足够清醒，也许能成为中国的“初代女权主义者”。

在我这一代人之前，中国从来没有过“女权主义”。之所以我国成为亚洲女性社会地位最高的国家，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因为战后需要劳动力，所以“妇女能顶半边天”。因为政府怕养活不了自己的国民，所以“男女都一样，只生一个好”。因为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出口贸易是轻工纺织，所以女工大量涌入劳动市场，造成了至今放到世界范围内都还是第一等的妇女就业比例。

中学读历史的时候，每次讲到革命——无论法英美俄中，必然要提到两部分——经济，思想。二者缺其一，革命都成不了。

我国事实上，就从来没有在“什么是自然性别，什么是社会性别，如何消除社会性别偏见”这个问题上有过思想上的认知和传播。
哲学课上不教，政治课上不学，顶多就是说到刘胡兰江姐赵一曼之类的女烈士提一句“不愿裹小脚”罢了。负责“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倒不知有多少把“女孩子到高中成绩就会下降”或者“女生就不适合读理科”挂在嘴边（放瑞典妥妥的性别歧视被家长告啊。）

而在文艺影视作品里，特别是近几年，好莱坞纷纷用女英雄去拯救世界、迪斯尼都让女王去吻醒公主的时候，我国更是从上至下地统一口径地逆流而行。

在我两岁的时候，我爹跟我娘商量着生二胎。当时杭州计生抓得不严，罚点钱就行。我娘考虑之后拒绝了。最主要的理由当然是她不愿意当家庭主妇，工作之余还在自修上学，带不了两个孩子。另一层的考虑则是：我爹显然就是想儿子，假如第二胎仍是女儿，那个女儿将会背负一个家长的“失望”而长大，假如第二胎果是儿子，这个孩子必然会受到我爹与其他长辈们的更多宠爱，而我就要同“因为性别为女，所以天生不如人”这样的偏见近身搏斗。哪种情况她都不乐见。

这是改革开放前夕、中国思想最开放的包邮区、经济最先富起来的一线城市里，一位母亲为自己女儿所做的考量与担忧。

而几十年后，她的担忧对于中国的母亲来说，仍旧是成立的。

1984年女子才被世界接受可以跑马拉松（在Kathrine Switzer之前，美国默认女人不能跑800米以上的距离，否则会造成“子宫下垂”）。三十年后，当我为了跑马拉松去做重训时，班上有一半是女生，台上教大家如何举杠铃的也是女教练。强壮、聪明、独立已经是默认的女性审美标准。因为在美国，在欧洲，有那么一群意识到“社会偏见”的女权主义者们激烈地、不断地抗争着。

而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群体，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抗争。从来没有政治人物因为含有性别偏见的话语而下台，从来没有公众人物因为贬低女性的言辞而道歉。

所以中国这三十年，对于女性的审美甚至从“勤劳坚强”倒退到“傻白甜”。不仅向青少年灌输“不事运动的苍白和营养不良的瘦弱才是女性美”，甚至连我娘年轻时代对于女知识份子的尊重也演变成了轻嘲谩笑女博士女工程师的势态。

对于女性个体价值的评价仍然建立在男性对其“性”的使用功能上。最鲜明的例子可以从本人这篇文章后的回复里看到。在21世纪，受过教育——很可能还是高等教育——的人群当中，堂而皇之理所当然地把“嫁不出去”、“没男人喜欢你”当成是对女人的威胁与攻击。其言下之意，女性的智慧、才能、外表，只有“被男人需要”时才有意义有价值。 

那么，可想而知，在更为落后的地区，在没有受过那么多教育的人群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如何？也就难怪乎我朝的幼女在法律是可以“被嫖宿”的特殊工作者。
在中国，每年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婴儿因为性别被抛弃，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因为性别而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有成千上万的成人受到家庭暴力——肉体和精神上。
    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下，女性，以群体而言，根本是连“生存权力”都不得保障，还妄想“社会权力”更是扯得太远。
而站着说话不腰疼，淡淡“两性平等是很自然”的人们，坐在电脑屏幕前的你们，真的为这些现实中的受害者们做过什么吗？想过为这些现实中的受害者们做点什么吗？愿意为这些现实中的受害者们做些什么吗？
并没有。
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过来要求那些想要为这些受害者们争取生存权利的人说——“闭嘴！我听烦了！你们到底有完没完？”
并没有。
言语是有力量的。我国之所以有墙，就是因为言语是有力量的。谎言重复过一千遍也会变成真理。玩笑开在大雅之堂上也会变成默许。
在美国的年庆——比如说即将举行的奥斯卡上——主持人说句“negro”开黑人玩笑试试？为什么不行呢。按照某些人的理论，黑人（混血）都当上总统了，美国黑人的地位还不够么？就开句玩笑么，何必神经那么敏感做出受害者的嘴脸呢？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还没有坚持到第四代人之前，假如公众默认了殿堂之上这样的玩笑，那么江湖之远你就再也没有立场阻止任何人以这个词称呼黑人——无论是否开玩笑。
在中国的年庆——春节上——如果公众默许“将女儿与二手货类比是个可以接受的笑点”，那也就等同于承认“女性的价值可以男性对其的性使用权换算”的认知（男性不具备被“与二手货类比”这一笑点）。
如果春晚上可以这样开玩笑而不犯众怒，那就意味着私底下，有人以“二手货”或者“破鞋”评论女性时——无论是否开玩笑——也可被我国社会观念接受的。
一个词，传递的是一种价值观。
幸好，不是所有人都麻木不仁地接受了这样的价值观。
然而，就在一个不知道几流的明星离婚都能被刷上热点的微博，这点反对的声音连星星之火都不算得。
而且，就算如此迟来的尊严意识，这样微弱的抗议声音，就已经激得一群人跳将出来大喊“你们过敏”了。
甚者，这群跳出来的“卫道士”里多的是女性。
在联合国倡导“he for she”，而瑞典已经做到了“he for she”的时候，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却是连“she for she”都还没有成功。
中国根本没有女权主义者。目前还没有。女权主义——首先要论何为“女”何为“权”然后再成“主义”，是一种在运动中思考而得的体系。
现阶段，我国只有觉得“不用裹小脚不用戴纱没被堕胎没被送人上过大学有力赚钱，这样就很幸福，其他什么偏见的对我没影响，就算有影响也不大，所以你们就别成天瞎唠叨妨碍和谐社会了”，和觉得“这么幸运的我，想到那些被杀于腹中被弃于野外被拦于校门被拒于工作的人，十分不安，想要尽力为她们争取些什么”，这样两种人而已。
    那些自以为“看到太多女权主义者”的，应该都是见到鬼了。
（推荐者注：本文来自豆瓣2015年2月23日，作者小斑）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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